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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只是朦朦胧胧地读了一年“学前大班”。
日子虽短，但那时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
永不消逝的电波。

教我的老师叫高祥，是一个瘦小的五十多岁的干巴老头儿，身高不足
一米六，白白嫩嫩的，不在乎穿着，一身蓝西服不知穿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他整天乐呵呵的教我们写字、拼图形，领着我们老鹰捉小鸡，有时还教我们
唱歌、下棋，从不打骂我们，有时被我们气得狠狠地举起小手向我们的屁股
打过来，可忽然间又轻轻的落下。久而久之，我们就像安在他身上的尾巴，
总是形影不离。

不久，高老师要退休了，我和同学们来送他，没有什么宏大的欢送场
面。只见，高老师拎了一个破提包，里面装的是陈旧的被褥、衣服和一些
书，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就是他一生的劳动所得，真是“一肩明月，两袖
清风”。

几个月后，突然有人告诉我，高老师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我听了如雷
贯耳，心如刀绞，我飞也似的边哭边跑，一口气儿跑到老师家，高老师脸色
苍白，双眼紧闭，奄奄一息了。

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埋在学校的后山坡上，他要看着孩子
们读书，长大，看着孩子们成才。

送高老师的那天，来了许多的领导，同事，也有他的学生，大家静静的
站在那一座平填的新坟旁哭泣，任冰冷的泪水流过脸颊，浸湿衣襟。

山坡上青草依依，小路上残阳如血，此情此景，便是我永恒的记忆。

永恒的记忆
■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五年六班 张家赫

苦难的童年
我的爸爸刘广恒，1937年 11月

出生于克什克腾旗原书声乡石门沟村
河南营子组。出生于旧社会的爸爸，
正赶上日寇侵华，人民流离失所、饥寒
交迫的年代。

1946年爷爷 35岁时，生了一场
大病，粒米未进、粒药未吃，七天后就
去世了。奶奶借了七尺白布，用锅腔
灰染成花花搭搭的黑色，包裹了爷爷
的尸体，把铺在炕上大窟窿小眼儿的
炕席扯下来，当作棺材草草安葬。爷
爷过世后，当时 12岁的大爷和 10岁
的爸爸承担起了全营子的放牛任务。
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户主逼着小牛倌
上山放牛，兄弟俩扯了张牛皮遮雨，赶
着牛就上了山。到了中午时分，奶奶
放心不下，顶着大雨跌跌撞撞六七里
地寻找到长脖梁，看到兄弟俩顶着牛
皮，蜷缩在背风处，浑身湿透、瑟瑟发
抖，母子三人抱头痛哭。由于年龄小，
经不起大雨浇淋，回来后两人双双病
倒。由于没钱买药，两人硬生生挺了
过来。病重时，爸爸对奶奶说胡话:
妈，谁在我头顶烧火呢？我的头顶上
冒火。奶奶瞅着爸爸，眼泪哗哗流下，
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恐怕要喂狗了。

到了冬天，大爷和爸爸继续放牛，
没有鞋穿，只能光脚板。取暖的唯一
办法，就是时刻盯着牛屙屎。哪头牛
屙屎了，就跑过去把脚伸进牛屎里，然
后再寻找下头牛。就这样，踩着牛屎
上山，踏着牛屎回家，大爷和爸爸的脚
冻得像开了花的茄子，凄苦难以描述。
放了一年牛后，为了带出一张吃饭的
嘴，奶奶把爸爸送到了 6里地远的艾
蒿洼屯放猪。在雇主家吃的是麻渣
子，吃饭不让上桌，不让吃饱，还得给
人家扫院子干杂活，受尽凌辱和煎
熬。两个营子虽然相距不远，却如同
隔着千山万水，爸爸想家想奶奶，却回
不了家。有一次，爸爸去小黄花洼放
猪，看到本屯的一个亲戚，就哭诉着想
见妈妈。亲戚可怜他，就说：“明天你
还来这里放猪，我告诉你妈来看你”。
第二天爸爸赶着猪老早来到地里，不
一会奶奶领着大爷来了。母子三人一
见面，抱头痛哭，爸爸央求奶奶：“妈
妈，我想你，我想回家。”奶奶把爸爸搂
在怀里，万箭穿心，但泪水感动不了
天，感动不了地。哭完之后，爸爸赶着
猪，一步三回头，一步一声妈，消失在
奶奶的视野中。

爸爸说有两次放猪遇到了狼。有
一次两只狼跟在他屁股后面，他非常
害怕，就拿一个木棒，抡一圈，狼跑开
了，再抡一圈，狼又跑开了。还有一次
狼叼走了一只小猪仔，爸爸光着脚撵
了回来，但是猪仔已经被咬死了，爸爸
就抱着猪仔回去交差，否则要赔人家。

有一年奶奶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上山种地，大爷和老牛在前边拉犁，奶
奶和爸爸负责扶犁和点籽。老牛不听
使唤，两个孩子驾驭不了，奶奶一双小
脚走不稳，磕磕绊绊，牵牛时被牛踩了
脚，奶奶疼得抱着小脚在地边嚎啕大
哭，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天有不测风云，厄运再次降临到
这个不幸的家庭。我家老爷爷在炎热
的夏天借我家牛去盐泡子拉盐，在回
来的路上赶车走的急，到家后牛得了
黑眼疯。因为没发现牛已生病，第二
天早上照样撒了大群，结果到了山上，
牛视线模糊，一头闯到土崖下，丢了性
命。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唯一的财产
烟消云灭。哭完后奶奶找乡亲扒了牛
皮，剔了肉拿了回来，正好家里没米下
锅，奶奶给小哥俩炖了一锅牛肉，小哥
俩狼吞虎咽、大块朵颐，结果把大爷吃
的肚子胀不消化。从那以后，大爷闻
到牛肉味就恶心，直到现在也不吃牛
肉。

我家有山地4亩，全是黄土板，地
薄、干旱，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经常
吃了上顿没下顿。亲戚送点麻渣子，
奶奶给哥俩熬粥喝，结果经常大便不
通。据营子的老人讲，当时大爷和爸
爸的耳朵都饿抽抽边儿了，人都饿抽
裆了，骨瘦如柴，风吹即倒。

我们营子没水吃，必须到一个叫
鸽子洞的的地方去挑，大爷和爸爸去
抬水，由于个子小怎么也打不上水来，
营子里有人讥笑，你们这辈子看不到
后脑勺，下辈子也看不到后脑勺。这
对大爷和爸爸的刺激很大，心里暗暗
发誓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家是两间低矮的土房，抬手就
能摸到房顶，呱嗒板门，纸糊的窗户。
每遇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外面寒
风凛冽，屋里寒风刺骨；外面大雨倾
盆，屋里聚水成河。每当此时，母子三
人只能抱成一团，团缩在冰冷的炕上，
等待着雨雪过去，等待着鸡叫天明，等
待着温暖的阳光。家里没有被子、褥
子、枕头，晚上睡觉时母子三人盖一块
菜板，拿木头墩子当枕头。

屋漏偏遭连夜雨，破船恰遇顶头
风。爸爸十三岁那年正月的一天，一
群孩子在冰天雪地里摔跤玩，爸爸也
跟着凑热闹，被小伙伴摔倒，左腿大腿
骨折。灾难一次又一次光顾这个风雨
飘摇的家庭。

赤诚勤勉的青年
1949年全国解放了，母子三人生

活才有了保障。有一次我回家看大
爷，大爷深情地对我说，多亏来了共产
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家人早就失散
了，或者饿死了！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才有机会在
本营子上学，1956年，在土城子高小
毕业。1958年7月，被选到石门子沟

大队东梁小学当民办教师，1960年7
月至 1962年 7月调到土城子人民公
社当扫盲干部，并转为国家正式职
工。1962年 7月调回书声公社中心
学校工作，1963年9月调到石门子沟
大队大张家梁教学点，1964年调到河
南营子小学担任校长。1972年调到
石门子沟大队中学担任校长，1973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爸爸一心一意扑在教育教学上，
他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
恩，用辛勤的汗水证明自己生命的价
值。在他的辛勤努力下，石门子沟大
队的教学质量在全公社始终名列前
茅。围前左右村子的孩子都送到石门
子沟大队学校读书。他领导的学校校
风正、行风正、师风正、学风正，得到了
学生家长和师生的普遍赞誉。1974
年春，克旗教育局局长陈玉成到石门
沟大队检查指导工作，发现爸爸是个
可用之才，堪当大任，同年秋天破格提
拔到土城子高中担任校长兼支部书
记，时年38岁。

爸爸调到土城子高中时，正值文
化大革命时期，搞运动，搞开门办学。
爸爸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是
提高教学质量。他的办学思想和务实
工作作风引起了公社个别干部的不
满，说爸爸不讲政治，不跟形势，思想
僵化，还给爸爸总结了八条罪状。爸
爸知道后非常气愤，跟公社书记、社长
理论，最终使学校走上了正轨。

爸爸调到土城子后，我家经历了
很多磨难。大姐小学一年级没有读完
便辍学回家帮母亲干活，其余四个孩
子全部上学。孩子都小，没有劳动能
力，家里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次我周
末回家，妈妈给我们烀了一锅山药。
妈妈说：“咱家一粒米面没有了，就剩
点儿山药了”。二妹妹老妹妹坐在炕
头儿上一声不响的吃着山药，我的眼
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不堪重负的家庭
压得母亲喘不过气起来。

当时的交通时断时续。有一年冬
天大雪封山，爸爸上班走不了，急得没
办法，就打上绑腿，带了干粮，拿一根
木棍当拐杖拄着去上班。饿了吃一口
干粮，渴了抓一把雪，几十公里山路从
早晨走到天黑。爸爸回家，是兄弟姐
妹每天的期盼，尤其是二弟弟，他当时
8岁，爸爸每次回来时都不愿意让他
走。有一次我俩送爸爸去西山等班
车，爸爸上班车走了，弟弟就在后面
追，一边追一边哭，还拿起石头向远去
的班车发泄。鉴于当时的困难状况，
爸爸向教育局申请调回书声工作获
准。

1977年秋季爸爸调回书声中学
工作，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调回书
声后，后顾之忧少了，心情也舒畅了。
他要干一番事业，他要让书声出成绩，
他要对得起老百姓和孩子们。第一件
事就是抓队伍建设，他认为人心齐泰
山移，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就能拧成一股绳。他许下诺言：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要求教职工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要求教职工不做的，自
己首先不做。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教育、感染身边的人。他制定规章
制度，用制度管理人，用制度约束人。
当时最出名的是“三勤四跟”制度。他
要求所有教职工做到眼勤、嘴勤、手
勤，跟班级、跟早间操、跟宿舍、跟劳
动。正是“三勤四跟”制度，保证了学
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学生的人身
安全。他要求教师要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哪里有学生，哪里就得有老师。
有一天晚饭后，有几个学生到后山黄
土坎取黄土垫教室，那个黄土崖因为
长期取土，垂直有十几米高。爸爸吃
完饭正和几位教师站在操场说话，突
然发现了这几个学生，爸爸就跟其中
的郑喜山老师说：“你快去看看，别砸
着学生。”郑老师跑到跟前看到非常危
险，就制止了。学生刚撤出来，“呼隆”
一声，一大坯黄土坍塌下来。大家当
时惊出一身冷汗，庆幸爸爸提醒的及
时。以此为例，“三勤四跟”制度做得
越来越扎实。宿舍卫生制度，他要求
宿舍清水浇地，地面、门窗无灰尘杂
物，物品摆放整齐，行李叠成一条线，
毛巾搭成一条线（当时称为两条线）。
以至于后来有的学生说书声中学是半
军事化管理，叠行李时用纸板或直尺
把行李做的四方四角,否则检查卫生
时就要扣分。

爸爸重视廉政建设，他要用公正
和廉洁的形象影响大家，凝聚大家，鼓
舞大家。在我和爸爸一同工作的印象
中，他没有吃过学校一顿像样的饭菜，
没有喝过一顿酒，上级领导下乡时也
不大吃大喝。他要求教师不饮酒，不
请客，不送礼，不溜须拍马，做人要不
卑不亢，堂堂正正，他说教育是天底下
最纯净的沃土，不许任何人污染。
1981年春天，我当时正在克旗教师进
修校学习，学校的伙食差，天天想着家
里来人吃顿好饭。忽然有一天，爸爸
和韩广生师傅开着新的解放牌汽车来
看我，爸爸跟我说学校刚接的新车，很
高兴，学校以后勤工俭学有车了。我
心想，今天中午可能要开荤了，学校刚
接新车回来，中午咋也得吃一顿饭。
可没说几句话，爸爸就跟韩师傅开车
走了，望着汽车卷起的尘土，我心里默
默地说：爸爸，难到一块钱一顿的饭
（当时的物价是一元钱可以吃一碗汆
羊肉，三张肉饼），也舍不得管吗？在
春节过后筹备开学的第一天，他就要
求食堂开伙，并第一个到校，有亲戚看
到冰房冷灶就说到家里吃，他是坚推
不就。有一次教育局的局长、副局长

到学校检查工作，他从兜里掏了 3元
钱，让我去买了两包烟，这是他自己掏
腰包，事后根本不提报销的事。中午
吃饭我记得好像炒了四个菜，都是学
校菜园子里自己种的菜，招待不饮酒，
是爸爸一直的坚守。

有一次一位老师要给家属调动工

作，到家里送了两瓶酒，两包馃子。爸
爸转身就把礼品拿到了学校，把班子
成员叫到跟前说明原委，然后说，吃
吧，谁吃谁负责办。这件事传到了这
位教师的耳朵里，见到我非常气愤地
说：“能办则办，不能办不强求，这不是
寒碜人吗？”

爸爸在大是大非面前非常明白，
而在小事面前却非常糊涂，他不计个
人得失，不计个人利益。学校每年评
模范、评先进、评职称都是组织教职工
打票，从来不自己说了算。有一年教
育局给了一个涨工资的指标（那时候
给指标），投票表决的结果是一致评选
爸爸，爸爸当场表态，在利益和荣誉面
前，领导班子要带头礼让老教师，就这
样把指标让了出去。还记得有一次，
教育局给了两个高级教师的指标，爸
爸采取的办法也是投票，结果大家一
致推选爸爸。爸爸此时又发话了，高
级教师职称给冲在一线的教师，领导
班子成员礼让一线教师，结果又把这
次机会让了出去。爸爸到退休时，仍
然是中级职称。与爸爸工作一段时间
的辛俊卿老师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
形，他说:“我最佩服你爸爸的君子之
心，他办事没有一件是经不起历史考
验的，他处理事情最公平，最公正，最
不占小便宜，最清正廉洁”。

在爸爸的表率作用下，书声的教
师们个个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一
心一意做好工作蔚然成风。我和张传
友老师教 8个班级的英语，每人 4个
班，还挂着班主任。我俩超负荷工作，
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多要报
酬。爸爸退休后对我说，对不起张老
师你俩，你两个人干四个人的活，没有
一点报酬和补助，这不应该。听了爸
爸的话虽然心里委屈，仍表现出不以
为然的样子，因为只要涉及公家的利
益，他总是胳膊肘往外拐，谁让我是他
亲儿子。

爸爸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对
儿女严格要求从不泛泛说教、讲大道
理，而是用自己行为方式引导你走正
道，做正派人。1984年我教四个毕业
班的英语又兼任一个班主任，由于当
时我是代课教师，没有转正，就想7月
份报考赤峰师范。是顾自己还是顾学
生？内心非常矛盾。周末放假回家，
爸爸跟我说：“你自己考学是你一个人
的前途，你有200多弟子，他们像小鸟
一样嗷嗷待哺，那是200多人的前途，
孰重孰轻你掂量明白。”现在大姐还记
得当时的情形，她说，爸爸喜欢站在全
局看问题，在他的心里装的都是别人，
唯独没有自己。

在当年毕业班全体任课教师会议
上，爸爸当着教导主任的面问我：“你
一边考学，一边教学，你觉得今年学生
的英语能考什么成绩？”我当时毫不犹
豫的回答，可能弄个全旗第一吧。爸
爸当时很惊讶，怎么顺口说大话呢？
教导主任赶紧圆场说，这么有信心，说
不定弄个第一。结果中考结束，我所
教四个班英语全旗平均第一，受到教
育局教学质量一等奖。我所任班主任
班级全旗英语、语文、数学平均第一，
我班钟秀丽同学更是全旗总分第一，
数学、英语、语文三科全旗第一，我也
顺利考入了师范。

爸爸每每提及此事，都认为我长
了脸，争了光，既没有耽误学生，又没
有耽误自己，值得他骄傲。

我在中学教学的十几年里，跟爸

爸一直是同事关系，没有一点优越
感。在年末一次教职工鉴定会议上，
辛俊卿老师评价我时说，刘云新在这
个学校是校长的儿子，可在他身上没
有一点骄娇二气，比普通老师还普通，
没有一点优越的地方……石常云老师
评价我时说，这孩子说话办事太老实，

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以后要直起腰
来，该咋着就咋着。

他们哪里知道，我真的不敢给爸
爸惹一点麻烦，不敢给他带来一点不
顺心，更不敢在学校有一点涨包气儿。
我们兄妹四人读书期间，都没有一点
优越感，不敢去他办公室，见了面也不
敢说话，更不允许在同学中提起。我
们感觉他非常威严，都害怕他。二妹
妹初升高毕业考试时数学得了全旗唯
一的满分100分，毕业离校，爸爸才告
诉老师们这是他二女儿，所有老师都
震惊了，三年时间竟然没听说过，二妹
妹的同学到毕业时也不知道她是时任
校长的女儿。

大姐没有文化，在一中做饭当师
傅，忽然有一天，校长找她谈话，让她
当管理员，她非常为难，最主要的不会
写字，不会算账。爸爸就鼓励她学文
化，学算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
个月的努力，常用的汉字会写了，计算
器也会用了。有一次她回到家里给爸
爸汇报工作，认为工作还不错，很满
意。爸爸乘机教育起了大姐，他问大
姐是不是想长干这个工作？大姐说当
然想长干。他又问大姐现在家里吃的
喝的是否够用？大姐说当然够用。爸
爸说：“好，既然想长干，你要记住，学
校里的一根草棍你都不要往家里拿，
如果今天拿一根草棍，明天就可能往
家里拿一根檩子，久而久之，学校的后
勤就成了你家的了。那样最终有两条
路可走，一是贪污太多要开除公职进
监狱，二是如果不构成犯罪的话你就
失去了管理员的工作，继续当大师
傅。”听了爸爸的话，大姐确实做到了
清正廉洁，腥水不沾，一尘不染，领导
们非常满意。她应该50周岁退休，可
是一中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就是不
让大姐退休，现在大姐已经60多岁了
仍被返聘工作在一线。

家里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学校再
小的事也是大事。因为在爸爸的教育
生涯中家里的任何事也挡不住上班的
脚步。1982年家里盖房子，他没耽误
一天，全是母亲张罗。有一年刮大风，
把收割好的豌豆铺子都刮到沟里去
了，母亲一个人抬不上来，给他捎信，
他硬是没回去。我家当时种了二十多
亩地，全是利用节假日收拾，秋收时正
是开学的时节，我家的麦子多数都是
虎皮色儿，还没有完全成熟就收割。
我说，这样割了太可惜了，再留一段时
间吧！爸爸说再等就没时间了，麦子
伤镰吃白面，割！

爸爸十分注重勤工俭学工作，
1981年春买了一台解放牌汽车，当时
全旗苏木乡镇学校很少有买得起汽车
的。1985年学校又更新了一台东风
141。学校有 200多只羊，养羊收入
作为勤工俭学项目，做进了学校的账
里。学校有一个养猪场，每年都养几
十头猪，喂的是学生们剩下的饭菜及
大小灶的泔水，每个周都杀一两头给
学生们改善伙食。有时杀猪，全体教
职工可以免费吃一顿杀猪菜，因为当
时工资低，大家生活都很清苦，吃一顿
杀猪菜已是很奢侈了。

学校有一个二十多亩的大菜园
子，每年开春爸爸都带领老师和学生
参加义务劳动。全校师生吃菜自给自
足，不收一分钱。爸爸的心脏病就是
在干活时得的，记得一年秋天，有爸爸
带一个班的学生起胡萝卜，干着干着
就突然倒在地上，脸色煞白，不敢呼

吸，不能说话。同学们立刻通知了我，
一帮人把他抬到宿舍，我飞快的跑到
医院请大夫。大夫立刻给爸爸输了
氧，检查完了之后大夫说爸爸得了心
脏病，从此落下了病根。

爸爸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每年元旦晚饭是老师们
唯一一次大聚餐，没有八个盘子六个
碗，标准是炖上一大锅鸡肉，没有酒，
只管吃好，算是犒劳老师们一年来的
辛苦。因为爸爸带头不搞特殊化，所
以即使这样简单寒酸，教师们还是心
平气和，没有一点怨言。爸爸穿衣更
是随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穿了二十
多年，我几次要给它扔掉，他都舍不
得。他穿的袜子都是大窟窿小洞，补
了又补。他不挑吃挑喝，只要能填饱
肚子，什么样的饭菜都行，这与他小时
受的苦难有关。

虽然学校的勤工俭学挣了不少
钱，但是这些钱全部花在刀刃上，逢年
过节没发过一分钱的福利，为此不少
老师有微词，认为爸爸太小气，太吝
啬，是小家子气。我也给他做工作，但
是根本说服不了他，仍然我行我素。
好在他以身立表，一碗水端得平，大家
还是欣然面对，坦然接受。

每年新生入学都要举行开学典
礼，爸爸从不用讲稿，出口成章，不重
复，不磕巴。经常用“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
悔读书迟”等名句教育学生。还经常
用本校学生的读书故事激励入学新
生，讲述唐杰、张继周、刘武峰三人嘴
含止痛片参加考试竞争第一名最终考
入名校的故事。每次讲上两个多小
时，滔滔不绝，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骄人业绩，安享晚年
1990年秋季，爸爸五十四岁，他

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工作，就
主动给教育局提出离岗请求，不再担
任书记校长职务。教育局研究通过了
他的请求，爸爸离岗时，学校存款 15
万元，有东风 141汽车一辆，还有羊
群、猪场、菜园……

在爸爸任校长的八十年代，书声
中学成绩优异，人才辈出，开辟了书声
教育新时代。书声中学是全旗的旗
帜、标杆。1989年夏天，教育局组织
全旗校长到书声现场观摩、学习、交
流，书声中小学教育经验得以在全旗
推广。

1982年书声中学按爸爸的要求
“放卫星”，唐杰、张继周、刘武峰三名
同学占尽全旗前三，后来分别被清华、
北大、复旦三所名校录取。1983年，
克旗一中在农村只招两个高中班计
100人，书声中学有 48人进线，占了
全旗的半边天。尤其二妹妹以数学唯
一满百分的成绩，誉满全乡。1984
年，全旗初升高英语、语文、数学总平
均分全旗第一，钟秀丽同学更是以总
分及语数外三科全旗第一赢得大满
贯。1984年徐英杰同学书声中学毕
业，后考入天津大学，现为文化部国家
友好画院书法家，获第一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铜奖。1989年高威同学以
全旗第一的成绩被赤峰二中录取，后
考入清华大学。其他年度的考试成绩
因为没有历史档案，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总评成绩和各单
科成绩均没掉下前三名。现供职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的张汉明也是书声中学
的毕业生，据他介绍，每年春节在北京
的书声老乡都要相聚，每次都有三十
多人，而且都是那个年代考出去的事
业成功人士。

在八十年代的历年中专中师考试
中，书声中学始终给的名额最多，录取
的人数也最多。各乡镇的学生纷纷到

书声求学，外旗县的学生也有慕名而
来的，书声中学一时间人满为患。上
课桌椅挨桌椅，睡觉每人七寸，不能翻
身，翻身要统一，上厕所要排队，打饭
要排队。

由于爸爸业绩突出，1984年获旗
委政府记大功奖，1985年被授予全旗
唯一的晋级奖，奖励工资每月 12元
钱。1986年至1988年连续三年被评
为全旗模范党员和先进教育工作者，
1989年爸爸再次获旗委政府记大功
奖。书声中学每次表奖时，都会占
80%的奖项，爸爸刚领完一个奖项还没
回到座位，下一个奖项又喊到他了。

爸爸有两次进城的机会，一次是
职中校长，一次是教研室主任，他都谢
辞了，他说离不开故土。

爸爸 1990年回家休养，时年 54
岁。1991年下半年，教育局又调他到
红光中心校任校长，第二次走马上
任。1994年暑假，爸爸又申请辞去一
线职务，调经棚三中工作，1995年下
半年申请退休，从此离开了他钟爱一
生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

爸爸退休以后，始终以一个共产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
党组织活动，从不请假或借口不参
加。记得在他70多岁以后，他的腿受
过两次伤，一次是大腿内侧毛细血管
破裂，一次是得了滑膜炎，不敢走路。
学校通知他去参加组织生活，我建议
他请个假，他说：“共产党员不参加组
织生活，就是脱党。”没有办法，我只好
打车把他送到学校并扶他上楼梯。还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逗爸爸说，有不少
人为了不交党费，都成了口袋党员了，
我也把你的党组织关系起出来装进口
袋吧。爸爸听了立刻拉起脸，“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别说这点儿
党费，就是再多我也不脱党”。

爸爸退休后，书声中学老教师辛
俊卿多次要给爸爸出书立传，都被他
拒绝，他说没什么好写的。后来辛老
师在短信中跟我说：“你爸爸我俩没有
一点私人关系，更没有特殊关系，但是
我最佩服你爸爸那种工作精神和大公
无私的精神。至少要让子孙后代知
道，书声有个刘广恒，是他带领教师们
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他不属于某个人某个家庭，他是老书
声的一面旗帜、是‘人民至上’的答卷
者。在你爸的问题上，你们应该理直
气壮，哪怕有半点谦虚都对不起书声
人，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价
值取向，一定告诉你的兄弟姐妹写好
回忆文章”。十多年来，辛老师始终催
我，我被辛老师的真诚感动，盛请难
却，写了这篇回忆文章。爸爸的学生
王学斌说：“我的学生生涯最佩服的就
是刘广恒老师，刘老师治学严谨，一丝
不苟，文凭不高水平挺高，一身正气两
袖清风，既和蔼又威严，是我最敬重的
老师和校长。”

纵观爸爸的大半生，经历了太多
苦难，也创造了许多辉煌。年幼时不
因家境贫寒而怨天尤人，不以物挫志；
青年时面对挫折迎难而上，直面风雨；
参加工作以后，呕心沥血、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任校长期间对待同事公平
公正、一视同仁，严于律己、从不以利
自累；工作中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遇
到问题从不退缩；生活中艰苦朴素、勤
俭节约。他德高望重，赢得了社会广
泛赞誉和好评。书声人认为他开辟了
书声教育的新时代，起到了里程碑的
作用；教育局认为他是全旗教育的一
面旗帜，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儿女们
认为，他是做人的楷模，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我的爸爸--刘广恒，他用
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在教育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生的永恒！

我的爸爸刘广恒
■ 刘云新

中年刘广恒


